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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霞

豆花是我的发小，命运对她有些残忍。
大四那年，豆花得了重病。同学们毕业那天，
豆花出院，架着双拐。同时“毕业”的还有她
相恋四年的男友，男生见豆花落下了残疾，
再也没联系过她。

“医生说，我这病最好不要生孩子。”豆
花说这话时，毫无表情。我知道她异常难过。
出院回家后，豆花就没出过门，怕人议论看

“笑话”。
我经常去找豆花玩，只要她父母不在

家，我就和豆花炒两个小菜，以茶代酒喝一
壶。那段时间，我也郁闷，职场新人，在单位
处处遭排挤，特别是有个上司老给我穿小
鞋。那天，我越说越气，几盏茶下肚，和豆花
打赌：“你若敢架着双拐围着村庄走一圈，我
就敢和那个草包上司拍桌子。”豆花说她敢，
当即就架着双拐出了大门。这是一个夏天的
傍晚，外面乘凉的人很多，我和豆花并排走，
豆花只管微笑，我负责替她跟路人寒暄。路
上豆花不停地问我：“有人看我吗？”我回答：

“当然有，你今天走出来，说你卧床不起的谣
言不攻自破了，亮瞎了路人眼。”

豆花成功走出了第一步，胆子越来越
大，要我请她去县城吃饭，因为我打赌输了，
我没敢和上司拍桌子。那天是豆花出院后第
一次骑自行车进城，别说一顿饭，输几顿饭
我也乐意。

豆花的身体日渐好转，由双拐改为单
拐，到后来彻底扔了拐，这期间至少经历了
五六年。青春岁月的忧伤挥之不散，催婚又
提上了日程。我是高不成低不就，豆花则一
直在低就，介绍人给她介绍的男方大多条件
比较差。每次见面，豆花都打扮得花枝招展，
但都被我破坏了。我认为豆花是个好姑娘，
她应该有更好的伴侣。

豆花扔了拐后，走路还是有点跛，择偶
市场依然对她不友好。我劝豆花先养好身体
再考虑此事。一天豆花跑到网吧上网，竟然
认识了一个离异男。我劝豆花慎重，别被人
骗了。

我让离异男请我吃饭，要替豆花把把
关。我们仨要了一瓶白酒，离异男说：“我干
了，你们随意。”我和豆花不会喝酒，还是以
茶代酒，我俩喝一口茶，离异男就喝一口酒。
这顿饭，豆花说我特别絮叨，审贼一样审人
家，而且同一个问题重复问了三次，豆花笑
我喝茶喝醉了。我说：“你知道啥呀？酒后吐
真言，我重复问他，是看他回答是否一致，若
是编的，肯定前后对不上，有漏洞。可他三次
回答都一字不差，看来是实话。”离异男虽然
家贫，但他和豆花能聊到一块去，我“面试”
通过，同意豆花继续和他交往，多了解一下。

豆花结婚后，日子过得艰难，但她每次
回娘家脸上都挂着笑。她说，虽然住出租房，
天天炒土豆丝吃，但每天晚上她都陪老公喝
点小酒，茶杯碰酒杯，能碰出情调，也能碰出
浪漫——— 这豆花，真有闲情逸致呀！

豆花和丈夫感情很好，日子过得不急不
躁，后来两口子一起去市里做小买卖，开始
也就赚个零花钱，几年后生意越做越大，买
了车，买了房。去贺乔迁之喜，豆花拉着我看
她的厨房，厨房窗户正对着人工湖，一张红
色餐桌靠在窗户旁。豆花说，晚上老公回来，
她把饭菜做好，一人持一杯红酒，边聊边遥
望星空，有时哪怕不说话也感觉十分幸福。

豆花爱在餐桌上搞点小浪漫，会制造浪
漫的女人，幸福指数肯定高。心情好了，身体
也大有好转，豆花的腿也不跛了，还生了个
漂亮的女儿。我跟豆花开玩笑说，爱情的力
量总能创造奇迹。豆花说，感谢当年我陪着
她，让她有胆量架着双拐走出家门，越走越
远，直至遇见幸福。

豆花说，好好吃饭，保持乐观，凡事到最
后必将皆大欢喜；如果没有，那就是还没到
最后。跟命运，一定要较这个真。

(本文作者为自由写作者，山东淄博
人，《特别关注》《微型小说选刊》签约作者)

□丹萍

前段时间我和朋友去贵州平坝看樱花。因
为樱花的花期特别短，加上这景区近一两年非
常“网红”，我们就知道肯定是人山人海，有点
忐忑。这是一对矛盾，最好的，一定人多；想人
少，就不是最好。

如果一定要二选一，我坚持各种事情都
“错峰”，上午去电影院看电影；暑假过了才开
始游泳；别人都是在大年三十之前回到家，我
则往往选择这个时间在路上。经常走在荒山野
岭，因为不是合适的时间从而显得平淡无奇的
风景中，隐隐觉得自己有一点高明。

平坝的樱花园真是大，漫山遍野，一望无
际。当然人也是真多，热热闹闹。看花的时候，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人少又怎么样呢，人多
又有什么不好呢？花还是花，我还是我。

我们坐在河边望对岸的花海，一阵风过，
樱花纷纷落成粉白的花雨，可以听见游人的欢
笑声，也可以听见花瓣落地的簌簌声，动静两
相宜。这时、这里、这个人，都是对的。那就是来
对了，应该凑这个热闹，不要看不起热闹。

这么说，那些日常的算计和逆行，往往顾
此失彼，或许也是一种笨？

我买了一双蓝色跑步鞋，可以搭配裙子，
也可以搭牛仔裤。因为太百搭，解题能力太强，
这双鞋的利用率很高，都穿破了。我想再买一
双，遍寻无果，让身在国外的芊如帮我去找，因
为我觉得没有这双鞋，很多衣服都没办法穿。
芊如说不至于，你就穿你现在的鞋就行。她坚
持说行，我试了一下，果然可以。

放弃这双鞋子的复购，可能会成为我个人
时尚史上的分水岭。因为我以前会觉得衣服、
鞋有严格的搭配，心里有很多规则，比如蓝鞋
子上有橙色的条纹，我有一条蓝色裙子的走线
恰好也是橙色的，我就觉得这鞋和这裙子之间
有点默契，生死不离，必须一起穿，其他鞋子怎
么也不搭。

现在我感觉，没人在乎这莫名其妙的天作
之合，既然都是我买的，肯定在底层的逻辑上
已经自成体系了，谁和谁搭起来，都没什么问
题。于是，这段时间，我打开衣柜、鞋柜，穿什么
的灵感扑面而来，季节的限制也不存在，海阔
天空。那些好看或者不好看、对或者不对的想
法，都是妄念。

昨天我当了一次心理医生。朋友说她和她
妈妈刚吵了一架，事情很简单，放假了，她就在
微信转了一笔钱给妈妈，算是节日费，结果妈
妈推三阻四不要。

妈妈会怎么说呢？这我太熟悉了——— 我不
要。你们也不容易，花钱挺多的。不用给我了，
我也没什么地方花钱……这种情形我也都经
历过，我也生气过。

我就问朋友，你期待的回答是什么样的？她
说不出来。我说，你看这样是不是可以——— 谢谢
你女儿，这真是太棒的节日礼物了，你这么做让
我感觉很幸福，真开心。朋友说，行，挺好。

我说，如果她不是这样的妈妈，就不要
指望她变成这样的妈妈。谁能猜中你心中的
答案呢?

那天我给小学生上课，讲“团队”，天上地
下讲了一通，疯狂暗示、明示，然后问：“所以大
家发现没有，团队成员要有共同的什么啊？”大
家说：“想法”“时间”“工作”……

“是目标啊，孩子们！”不过我学会了这个
工作方法，如果有人说“目标”，我就说：没错，
说得很棒，同学们，是目标啊；如果没有人猜中
这个答案，我仍说：没错，回答得都很棒，同学
们，是目标啊！

以上，是关于破除执念的一些经验。50岁
之后，日退一步。

（本文作者为资深媒体人，曾供职于南
方都市报、网易）

所谓执念

浪漫的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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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

去年秋天，我的幺叔突发脑溢血
住院。起初，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周，
但幺叔命硬，比老家的石头还硬，没几
天便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室，后
又转到康复医院做康复治疗。

一个半月后，幺叔出院了。从医院
走出来，幺叔抬头望，阳光微微有些晃
眼，他呜呜呜地哭出了声。幺婶问，你
哭个啥？幺叔回答，哭我没死，又看见
太阳了。

幺叔出院后，身体处于偏瘫状态，
左手、左腿完全无力，需要人照顾。幺
叔问幺婶：“这手和脚，还是长在我身
上吗？你帮我掐掐。”幺婶用力掐他的
左手、左腿，幺叔说：“不疼，不疼。”

幺叔在家里窝着不愿意出门，他
是个爱面子的人。那天，他对幺婶说：

“我这个样子，真让他们看笑话了。”
“看啥笑话，人这一辈子谁敢保证没个
三长两短？”幺婶安慰说。“让你受委屈
了。”幺叔抓住幺婶的手，满眼是泪，

“原来说好的，老了以后我来伺候你，
看我说话还是不算数了。”

幺叔白天吃药、吃饭，需要幺婶照
顾，晚上睡觉更是折腾不已，一晚上反
复翻身起床，说身子疼，说心里闹得
慌。幺婶没一句怨言，但不到一周，她
就明显变得憔悴苍老了。

幺叔对我说：“这辈子啊，我是来
向你幺婶讨债的。”他对自己给幺婶带
来的麻烦感到深深愧疚。

有一天，幺叔对幺婶说：“你把存
折给我，看看还剩多少钱。”幺婶老老
实实回答：“你住院，报销后自己花了
11万。”我见幺叔的嘴角扯了扯，他是
心疼了。

幺叔这一辈子不心疼命，心疼钱。
他70岁那年的目标是银行里攒上50万
元，眼看着目标就要实现了，疾病没预
兆就来了，这拦路一劫，幺叔银行里的
钱快速下降，这是在割他心头的肉。看
见幺叔心疼钱的样子，幺婶说：“人死
了，钱存在银行，又有啥用？”幺叔说，
道理是这样，但一个病花这么多钱，实
在是不划算。

整整一个多月，幺叔就没出过家
门，他在家里靠一个小板凳支撑着勉
强行走，摇摇晃晃的每一步，宛如跨过
巨大的地缝。剩下的大把时间，他就躺
在轮椅上，耷拉着头不说话。外面的世
界，靠幺叔去幻想，大面积地膨胀，又
大面积地萎缩。比如他想象着小区里
那些邻居在议论他如今半瘫的情况，
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这些想象
让他长吁短叹着凉薄的世态人情。

幺叔问幺婶，我在医院昏迷时，有
哪些人来看过？幺婶说，没几个人。幺
叔神态恹恹地说，我就知道这情况。

“老王没来医院看我？他是我最好
的朋友啊！”幺叔问。“没来，或许他有更
要紧的事。”幺婶帮老王找理由开脱。

幺叔几乎是愤怒了，他嘶哑地吼

叫出声：“在我最危难的时刻，命就差
点没了，老王却没来见我一面，真是一
个狠毒的人，我要与他绝交！”感到深
受伤害的幺叔，涕泪交加地诉说起他
对老王的种种好来，比如借钱5万给他
买房，比如家里每次做红烧肉都给他
端一碗过去，比如老王有次想不开说
自己想跳楼，幺叔劝阻了他。

有段时间，幺叔的内心灰暗到没
了一点光。幺婶对我说，侄儿，只有辛
苦你了，你要常常来看看他，你会说
话，多安慰安慰他。

那天，我去看望幺叔，告诉他某种
癌症可以攻克了、某卫星又要发射了。
幺叔却高兴不起来，突然跟我探讨起
死亡的话题。幺叔问我，侄儿，假如我
死了，这里的大地是不是重心不稳了？
少了一个人，呼吸的空气是不是又要
重新分配一次……

我感到，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让
幺叔心里仿佛悬吊着一个沉沉的铅
球。

我安慰幺叔，好好活着，亲人们都
没嫌弃你，没丢下你。我甚至恐吓他：

“你要是真的不在人世了，过不了一个
月，亲人们也会把你忘了。”幺叔恍然
大悟：是呀是呀，是这个道理啊！

让幺叔走出家门的，还是他最好
的朋友老王。一个月后的一天，老王来
到了幺叔家，他不停地给幺叔道歉。老
王说，他去上海的女儿家住了3个月，
刚回来，要不是碰见幺婶，还真不知道
幺叔出了这么大的事。老王带来了慰
问，还带来了一家康复治疗中医馆的
详细信息。

幺婶和老王一起，推着轮椅护送
幺叔到那家中医馆做针灸康复。两个
月后，幺叔的情况似乎有了一点好转，
他可以离开拐杖，在小区林荫道上歪
歪斜斜走上一小段路了。老王在旁边
给幺叔鼓掌加油。

幺叔依旧关心着老家的庄稼长
势，他想回老家去看看。他的儿子开车
送他去，我同行。布谷鸟在山林里欢叫，
天蓝得仿佛要滴落下来，金黄如蜂蜜
流淌的阳光下，没有了5月麦地里的燃
烧，那里成了农业开发业主们承包的
果园。幺叔有些忧虑，他说，土地里还是
要种稻谷、小麦、玉米、红薯，这些东西
才能喂饱肚子。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去看望幺
叔，他正观看央视一套的电视连续剧

《我的阿勒泰》，看得专注，简直达到入
迷状态了，他连连感叹阿勒泰的风光
好。幺叔跟我交心说，侄儿啊，要是能
去一趟阿勒泰该多好，如果能去一趟，
就是死，也值了。

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幺叔平时浑
浊的眼神里，溢满了闪闪的光。遥远的
阿勒泰啊，成了幺叔心中的诗和远方。

(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
员，出版有散文集《时光底片》等，现
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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